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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威的科學思維概念論十二年國教的自然科學領域 
高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研究生 
 

一、前言 

近期教育界所關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中，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習重

點，期待學生能展現出「科學認知」、「探究能力」與「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的學

習表現，並成為具備科學素養的公民。教育哲學家杜威（J. Dewey, 1859-1952）
於近一百年前，亦如同當今的我們重視科學，他提倡在教育中要引導學生理解、

習得並運用科學思維、掌握探究的能力，並認為科學思維為一種有效思考模式、

實際的研究方法，更是一條解決問題的曲徑，而此概念如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

域中所著重的相關素養與領域內涵相似，因此欲藉由闡發杜威之科學思維，提供

一種借鏡思考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發展的潛能。 

二、科學思維的內涵 

杜威看見在其時代的背景下，科學的應用為推動工業革命的最大功臣，促進

經濟的成長，更帶動現代化轉變社會的樣貌。他分析科學有此強大的力量，在於

其不再以從前粗略猜測發展出的論述作為方法，突破地改由計量儀器與嚴謹的實

驗方法，來加強研究的精確性，更促使現代科學的出現（Dewey, 1973: 230-231）。
事實上現代科學所使用實驗方法仰賴著一套思維模式，即「科學思維」，其內涵

不只包括科學方法，更涵蓋著科學的動力與態度。 

「科學動力」為展開科學思維的起點，著重在問題情境的出現，使人對問題

產生好奇心，意欲解決問題的衝動，進而展開研究（Dewey, 1933: 35-40; 林逢祺，

2003：4-8）。如同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學習表現

之陳述，兩者皆重視學生興趣的啟發，盼望學生經由想像與好奇，進而探索科學

問題。由此可知在發展科學動力時，要細心觀察探究問題的蹤跡，或是妥當安排

問題情境以引導科學動力的開展，並且可藉由杜威所注重的心理與社會兩大面向

來尋覓問題或衡量其適切性，亦就是關切學生身心發展階段與個體興趣等心理需

求，以及與生活連結的社會性面向，同時要注意當課程運作後，情境設置與活動

規劃並非在初始就已定案，反倒要繼續依心理與社會面向做調整，使教師的教學

能切合學生的學習。 

杜威所認為的「科學方法」是科學思維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歷程，此面相雖然

類似於自然科學領域中所強調「探究能力」學習表現，但後者內容並較無如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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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詳實，因此期待藉由說明杜威分析科學方法中具有的五個思考階段，來提供

教師作為實際教學上的參考原則。杜威之思維五步驟依序分別為聯想、理智化、

假設、推理與驗證，他認為思考起點是從面對疑難時開始生發，進而將立即的感

受、觀察與以往的經驗加以聯想，省思當下的處境，再轉化遭遇困難時，所激起

的探究動力為理智，對問題的性質與來源進行分析。緊接著就聯想出的任何可能

性，加以觀察、匯集資料，篩選出較為妥當的假設，再透過累積的知識與經驗，

於腦海中對假設進行各式推論。最後則嘗試將假說於精心規劃的環境中加以模擬

或實踐，以驗證假說的確切性，但結果非假說所預期，就再次回首省思已重新修

正、檢驗，直到合宜解答出現。此思維歷程將提高現有知識的品質，同時也會就

實驗成果，考量未來行動的方向，甚至能在至今累積的經驗基礎上預測、控制未

來（Dewey, 1933: 107-118; 1973: 246; 林逢祺，2003：12-19）。 

「科學態度」則是指在進行科學探究的過程中，必須維持心胸的寬廣

（open-mindedness），謙虛地接納任何可能的因素，並全神貫注地傾心投入研究

（whole-heartedness）之中，以負責的心態（responsibility）探尋真理的蹤跡，直

至真理的出現（Dewey, 1933: 28-33）。科學態度的三要素反映出科學思維的主

軸，也就是透過科學方法的引導，以呈現事實，或驗證出符合情境的暫時性真理，

因此透過科學方法的操作，將能漸漸建立科學態度，甚至培養科學思維的習慣。

杜威所述的科學態度與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中，「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的學

習表現，所側重的內容雖然不大相同，但杜威所提及以環繞著科學思維的核心歷

程──科學方法的科學態度，或許能提供「科學的態度與本質」新的視角，來處

理科學態度的內涵。 

三、學生須掌握探究的能力 

杜威認為科學思維是產生真知識的唯一方法，若能善用科學思維，甚至將能

透過其分析與預見的能力，帶領人們發現事實，甚至克服眼前生活與社會的困

境，因此科學思維的培養在教育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杜威提醒除了教師與學

生都必須意識到科學的進展，科學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外，更重要是要瞭解科學發

展的真正意涵在於思考方式的根本變化，並要掌握其探究問題的能力（Dewey, 
1973: 236）。因此教師可藉由將思考五步驟教予學生，並引導學生於能促發科學

動力的環境，使科學方法得以在連結實際生活與好奇心的情境中施展，同時培養

學生科學態度，進而幫助學生正確習得、掌握科學思維中所強調的探究能力。 

然而，在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中，著重「科學認知」、「探究能力」與「科

學的態度與本質」三種教育表現，相比杜威陳述的科學思維中的三項內涵，「科

學認知」未包含其中。杜威並非反對知識的吸收，他認為處理問題情境時，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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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知識十分重要，只是若於課堂中教導許多過往的科學事實、現成的法則，可

能會讓學生疲於牢記這些生硬的大量知識，而且若以具邏輯性的科學知識作為教

學起點，更會使學生接觸抽象的符號，而不明白其中意義，因此要藉由科學思維

來激發學生好奇與想法，引導其反思學科內容或實際進行檢視，以真實理解箇中

內涵。杜威甚至認為在科學領域中，科學知識雖然重要，但相形之下使科學作為

一種探究的實驗方法，幫助學生學習、運用此做研究的能力，才是科學課程的教

學關鍵。掌握探究的能力更是一種積極性的能力，因為它不僅能協助學生以更精

確的思考模式來釐清事實，還能使學生有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認識世界的機

會。（Dewey, 1978: 71-76; 1980: 229-231）。 

杜威所闡釋的科學思維，提供給我們一個參照、省思的機會，衡量十二年國

教自然科學領域內容與實際教學樣貌，提醒我們在面對自然科學領域時，要明白

具邏輯性的知識並非課程的起始點，課程的開始應該要從問題的出現來發展，並

要關切問題情境與教學活動的開始和安排是否持續切合心理與社會面向。同時在

活動設計中參考科學方法的思考五步驟，並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實際應用之，

以從中培養科學態度，進而釐清疑問、獲得知識。但要特別注意知識的習得，雖

然為生活中與下次探究問題時不可或缺的工具，卻不是自然科學領域的核心教學

內容，幫助學生掌握探究能力，使學生能自主地運用科學思維主動解決眼前疑

難、開闊認知的疆界，以認識世界、提升生活品質，才是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關鍵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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